
城市

E08

二七播报 记忆
2015年10月15日 星期四 编辑：范光华 美编：宋笑娟 校对：姜军

对民俗学家和作家这两个身份，
孟宪明的理解是：做民俗学是理性的
选择，文学是至爱，是属于情感的。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文学是我的
信仰。曾有一个朋友打电话问我，如
果稿子发表后不付酬写不写？我说
写。如果写后发表不了写不写？我
说写。朋友于是笑着说，她找到了和
我的不同。写作是我的信仰，信仰是
可以只付出不取酬的。文字写了不
发表、难发表，很正常，正因为不容易

发表，才更有一种虔诚感。民俗是我
作品的底色。民俗是文学的文化基
础，犹如水和鱼的关系，鱼能离开水
活着吗？我是 1978 年开始关注民俗
的，开始是关注民间文学，那时候还
没有理论认识，我只能凭本能的感
觉，认为民间文学是民俗学的一部
分，要知道，在那个时候，民俗的许
多东西都是被当作迷信的。直到
1995 年，民俗学作为一个学科才被
正式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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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宪明：与文字相伴而行
孟宪明，作家、民俗学家，河南省

儿童文学学会会长，河南大学兼职教
授。著有长篇小说《双筒望远镜》《大
国医》《念书的孩子》等5部，影视剧本
20余部，专著《民间礼俗》《民间服饰》
《老话题》等3部。作品数十次荣获国
际、国内大奖。

任编剧的电影《新年真好》和《念
书的孩子》《念书的孩子2》荣获第七
届（2010）、第 九 届（2012）、第 十 届
（2013）美国圣地亚哥国际儿童电影节
“最佳电影奖”。

任编剧的电视剧《小槐树》《红小
豆绿小豆》《红剪花》《双筒望远镜》
（1、2）分别荣获第十一届、十二届、
十七届、十八届、二十四届中国电视
剧飞天奖。36集电视剧《大国医》荣
获国家第十一届（2009年）“五个一工
程奖”。

孟宪明：选择甚于才气，只要走终会到的

孟宪明很会讲故事。
这是一种天赋。
四五岁时，他的听众是奶奶。
“整天给奶奶讲，奶奶上厕所我就站
在厕所外边讲。我奶奶说，你咋知
道那么多，给哪儿学的呀！”
儿时，他的听众是小伙伴儿。
“我小时候薅草，夏天热，一群孩子
坐在大河堤下听我讲故事，一讲一
下午，日头西斜才慌了。伙伴们每
人先薅一把草给我，算是对我的酬
劳。”
后来，他把故事写出来，给更多的人看
和听。
“他肚子里的故事特别多，掏出来个
个鲜活。他用嘴巴讲的故事渐渐地
变成厚厚的书，变成了电视机里有声
有色的生活。”一个学妹在《老孟》一
文中如是说。
10月12日，记者也做了一回听众，
听他讲成长、文学、创作和人生。
记者 范光华 图片由孟宪明提供

漫长的童年
让他储备了一肚子故事

孟宪明是家里的幼子，姐弟
年龄相差一二十岁，家庭的重担
早早被哥哥姐姐承担，他年龄小
成绩好，除了完成学业就是快乐
地玩儿了。

从小在街上当孩子王，毕业
后当教员，孟宪明说，自己的童年
很漫长，积累了很多和童年有关
的故事，也更能理解孩子的心理，

“孩子的社会是封闭的，他很多话
可以给小伙伴说，但不会都告诉
家长。而我在心理上更能亲近他
们，很多孩子找我倾诉。”

作为著名作家，他写过很多
儿童文学作品，也写过成人文
学作品。作为编剧，他叫响的
影视作品不仅有《小槐树》《双
筒 望 远 镜》系 列 儿 童 影 视 剧 ，

《女子特警队》《大国医》等更是
脍炙人口。

但，很多人对他的印象是儿
童文学作家，这和他的成长经历
不无关系。

讲故事这个本领，孟宪明从
四五岁就会，当时是给奶奶和小
伙伴儿讲。

孟宪明觉得，故事的魅力在于
有趣，什么事情一旦进入故事，就
不自觉地被强调了，就具有了永久
性和象征意义，就有了力量。

现在，他常常讲两类故事，一
是有趣味、有教益的故事，大家都
可以听。一类是有趣味、有寓意
的故事，只有一些人可以听。

2014 年，“陇海大院”感动中国，
高位截瘫的高新海和邻居们的故事，
通过报纸电视为全国人民知晓，39
年不离不弃帮扶的邻里情，触动了很
多人心中柔软的部分。

孟宪明也在其中，他关注的方式
是，以此为原型，写一部剧，升华了陇
海大院的精神。

和高新海聊过两次之后，孟宪明
决定，以文学的方式来写，“报告文学
是写实，文学作品是写虚，写可能发
生和未曾发生的事儿。剧本选取的
是主人公高地的母子情和他与女友
的恋情，可开头就是一场 9 岁的他和

哥哥的射门比赛，站在旁边助阵的是
他的小小女伴。《好好的活着》用的是
母亲临终的嘱托之语。”

这部本土电影是在郑州取材拍
摄的，高新海应邀观看之后，多次落
泪，觉得孟宪明读懂了他，表达出了
自己藏在内心的情感。

做过教员，办过报纸，编过杂志，
做过导演，他可以拥有更多。但从
1994 年决定“全职写作”以来，孟宪
明慢慢放弃了很多，对此他并不后
悔。对于如何选择，他曾经给儿子说
过两句话：选择甚于才气，只要走终
会到的。

被戏称“哭星”，不感动自己的作品不写

孟宪明性格开朗，采访中不时听
到他爽朗的笑声，再加上丰富的肢体
语言，这种愉悦的情绪很快就会感染
听的人。

但他说自己是个性格开朗的人，
又是一个感伤的人，他的作品常常在
高兴的时候让你落泪，或者说，从高
兴中看见伤心。

1990 年，孟宪明凭借儿童片《小
槐树》一举成名，该片先后在中央电
视台播出 16 次，还被日本 NHK 引进
播出，并获得当年的中国电视剧飞天
奖，还在中央电视台开了座谈会，此
后，他和李佩甫成为河南省仅有的两
位央视特约编剧。

片名本是《呼唤》，后来改为《小
槐树》，他用一个乡间的歌谣改编做
了片头曲：小槐树，槐树槐，槐树底下
搭戏台。人家的闺女都来了，俺的闺
女咋不来……

这是根据一个真实的事件写成
的，在豫南光山县一个叫王寨的村子
里，一个六年级女学生因为抢救落水的

4个同伴而牺牲，过了两年才被社会知
道。孟宪明写的时候时常流泪，他对村
人描述这个孩子是什么样子，他们说，
太像了，就好像孟宪明见过一般。近几
年，他把《小槐树》放给所带的研究生看
时，一个女生流着泪告诉他，自己三年
级时，曾哭着看完这部片子。

因为常常流泪，导演陈胜利开玩
笑说他是哭星。他说我是写儿童文
学的，孩子的事情在大人们看来是小
事，但事情的大小取决于和这件事情
有关的人的感受。譬如一个两岁孩
子的琉璃球儿丢了，他哭得不可自
抑。对这个孩子说来，这颗琉璃球儿
比皇帝的御印重要得多。那么，如果
你体会和感受到了两岁孩子的情感，
你就会跟着流泪。文学是人学，它关
注人的感受，并不关注社会的感受。

好的作品，会引起共鸣。孟宪明
的故事常常让人掉泪，因为他对自己
的要求是，不感动自己的作品不写，
自己不满意的不发表，为此，他曾把
一部作品“窖藏”了20年。

收到稿费，到德化街吃烩面庆祝

孟宪明衣兜里经常带一支笔，有
灵感随时写下，这样就不容易忘记。
因为写作的缘故，那些多年前的生活
细节，在孟宪明的脑海里一直是复活
着的。

说起和二七区的结缘，他的“数
据库”调出的信息是——烩面。

原来，刚毕业之时，他对少林文
化颇有兴趣，花了3元4角买了本《少
林寺资料集》，看后写了篇文章得到
12 元稿费。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
收入了。怎么庆祝一下呢？

孟宪明想到了德化街的烩面。
“当时，德化街就是热闹的代名词。

一说热闹，就说像德化街一样。而烩
面，宽宽的厚厚的，更有一种醇厚富
足的感觉。”

德化街印入他的脑海，是后来遇
到了些困难和挫折时一位友人开导
他的话，“你看德化街人多吗？人再
多再挤，马路这边儿的人去那边儿，
没有过不去的。”

2004年，孟宪明主持编撰103万
字的《图文老郑州》时，专门找超过
75 岁的老人来采访，他说，这样的口
述史，基本能保证 250 年左右的郑州
面貌是真实的。这一次经历，让他更
完整全面地了解了郑州历史。

《念书的孩子》荣获美国圣地亚哥国际儿童电影节“最佳电影奖”，孟宪明和小演员李佳奇在颁奖会后留影


